
当88岁高龄的叶葆菁先生拄着
拐杖将自编自绘的散文集《往日时光》
送到铜陵三中时，我被感动了。这个
场景本身即构成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
意象——知识的传递、记忆的存续、匠
人精神的传承在此刻交汇。

《往日时光》不只是一部个人回忆
录，更是一部城市文化基因的密码本，
记录着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个体生
命史，是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它如
同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读
者得以穿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感受
那些被时间雕琢的光辉岁月，折射出
知识分子在专业理性与人文情怀之间
的精神求索。

一、双重维度的生命书写

（一）结构美学与文学叙事的互文
作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现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培养的早期专业人才，
叶葆菁先生的建筑师生涯塑造了其独
特的观察视角。在《架子工》《建筑者
的舞台》等诗作中，我们能看到专业视
角对文学书写的深层渗透：对空间秩
序的敏感转化为文本的结构意识，对
力学平衡的考量演化为叙事的节奏把
控。如同他设计的铜陵有色动力厂车
间将功能性与审美性完美统一，其散
文创作同样呈现出严谨的架构与诗意
的表达相融合的特质。例如《铜官山
不会忘记》以矿脉般的层理结构展开
叙事，地下巷道般的纵深叙述与地面
建筑的线性铺陈形成空间对话。

（二）技术理性中的人文温度
在工业建筑领域追求标准化、功

能化的同时，叶葆菁先生始终保持着
对“人”的观照。在“英雄人物”篇章
中，叶葆菁先生以温暖而细腻的笔触，
勾勒出一系列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
这种矛盾统一在其《不敢说热》《二
婶，我真想给您磕个头》等作品中尤为
凸显。无论是英勇无畏的矿工，还是
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甚至是那些
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人性光辉的小人
物，如卖雪糕的老人、幼儿园里的老
师，都在叶葆菁先生的笔下获得了光
照。他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让我们
看到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品质——坚韧
不拔、无私奉献与乐观向上，这些故事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明白，英
雄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书上，他们就在
我们身边，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多数工业题材文学沉迷于宏大
叙事时，叶葆菁先生将镜头对准卖雪
糕的老人、矿工妻子、二婶，用工程师
的精确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生命轨
迹。他的视角转换源自建筑实践中
的根本认知：任何宏伟建筑的基石都
是具体的个体生命。正如他在《公墓
碑前忆故人》中的叩问，那些没有留
下姓名的建设者，恰是支撑城市崛起
的真正柱石。

二、记忆重构的三重叙事空间

（一）英雄叙事与平民史诗的交响
著名评论家崔国发先生指出的三

类创作主题，实质构成了城市记忆的
立体图谱。《身后，有一座塔》中的英
雄叙事不是简单的讴歌，而是通过建
筑意象实现精神对话——烈士纪念塔
的物理高度与精神海拔形成复调结
构。与之形成对照的《门前宴》等市井
叙事，则如建筑效果图中的比例人像，
赋予宏大历史以生活质感。这种叙事
策略打破传统报告文学的范式，让矿
工吴师傅的皱纹与铜陵有色办公大楼
的轮廓线在文本中平等对话。

（二）地理空间的情感编码
作为铜陵长江路沿街公园的建设

参与者，叶葆菁先生在《一路风景》中
展现的空间书写具有特殊意义：对自
然之美与人文景观的深情描绘。从京
城的繁华到舟山的宁静，从浙江古镇
的古朴到江南水乡的温婉，叶葆菁先
生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用诗人的
眼光捕捉每一个瞬间的美丽，用散文
家的笔触记录下时代的变迁与人的需
求。这一部分不仅展现了叶葆菁先生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观察力，更
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向
往，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

叶葆菁先生对城市景观的文学重
构，本质是工程师与诗人的双重身份
对话：测算数据的技术理性与审美体
验的情感逻辑在此碰撞。汛期大通古
镇的描写既包含水利工程师的专业观
察，又流露文人面对时间侵蚀的惆怅，
跨学科视角使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集
体记忆的文化容器。

（三）时间廊道中的情感考古

“真情难舍”篇章，则是整部作品
中情感最为深沉的部分。在这里，叶
葆菁先生以真挚的情感，回忆了与亲
人、朋友、师长之间的点点滴滴。无论
是对母亲的怀念，还是对二婶的愧疚，
亦或是对老师的感激，每一篇文章都
饱含深情，让人动容。特别是叶葆菁
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反思，那种对过
去的不舍，对未来的淡然，以及对生命
中每一次相遇的珍惜，都让人深受触
动。这部分内容不仅是叶葆菁先生
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所有读
者的一次心灵洗礼，提醒我们在忙碌
的生活中，不要忘记那些最宝贵的东
西——亲情、友情和师生情。

《母亲的回忆》《又见皋城 又见老
淠河》等怀旧篇章，构建独特的时间建
筑学。不同于线性叙事，叶葆菁先生
采用类似建筑修复中的“层积法”：将
不同年代的情感记忆并置叠合。对老
淠河的追忆既是个体乡愁的抒发，更
暗含对城市化进程中水系变迁的生态
思考。这种将私人记忆嵌入公共历史
的写法，使散文成为保存城市文化
DNA的特殊载体。

三、文体实验与美学追求

（一）非虚构写作的范式突破
在2500字的《铜官山不会忘记》

创作过程中，叶葆菁先生耗时月余走
访二十位老建设者的田野调查式写
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范式。他将
工程勘察方法引入文学采风的做法，
使作品兼具口述史料的真实性与文学
想象的感染力。当建筑图纸上的数据
标注转换为文字中的细节描写，专业
严谨性升华为美学真实性。

（二）质朴文风中的修辞营造
铜陵本土作家、评论家朱永宽评

论叶葆菁先生作品时强调的“真”，在
语言学层面体现为去修饰化的表达策
略。但细察《曾经》等篇章，“平平坦
坦的铺垫”“大大小小的漩涡”等建筑
术语的自然转化，暴露出作者隐秘的
诗学追求。叶葆菁先生专业语汇的文
学转译，恰似混凝土中的钢筋网络，在
质朴文字下构筑起精妙的结构张力。
看似“不善言辞”的工程师，实则以材
料力学的思维锤炼语言。

（三）跨界艺术的形式融合
《往日时光》的独特之处在于文本

与速写的互文关系。自绘插图不是简
单的装饰，而是作为平行文本参与叙
事。某页角落的脚手架速写，可能与
正文中建筑工人的故事形成视觉呼
应；斑驳的老街素描，则为怀旧文字提
供空间注解。多媒介叙事，正是建筑
师生涯培养的整体思维在文学领域的
延伸。

四、文化坐标中的精神守望

（一）工业文明的诗意解构
在《下井的日子》等作品中，叶葆

菁先生以参与者的内部视角解构工业
神话。对矿工日常的平视书写，消解
了传统工业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滤镜。
当多数作家仰望高炉的钢铁巨影时，
他却记录下硫烟在皱纹里刻蚀的轨
迹。这种书写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否
定，而是以知识分子的理性，在机器轰
鸣中寻找人性的恒定温度。

（二）城市文脉的修复工程
作为铜陵作协原副主席，叶葆菁

的文化自觉体现为对地方文脉的系统
梳理。其创作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

“旧城改造”：用文字修复被时间侵蚀
的城市记忆。《铜陵文化长诗中的一
行》等作品，实质是以文学手段进行
的文化遗产保护：努力与主持大通码
头栈桥设计的工程实践形成奇妙呼
应——前者修复物质桥梁，后者架设
文化通衢。

（三）知识分子的伦理自觉
《一生负债》中流露的愧疚意识，

折射出共和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特质。将个人成就归因于“社会给
予”：集体主义价值观贯穿其创作始
终。他曾在报告文学《哺饲》中，将教
师黄艳的形象正是这种伦理观的具象
化：知识的传递如同建筑工程的接力，
个体只是文明长链中的临时焊点。

《往日时光》这部书中，我们看到
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感受到了人性的
光辉，体会到了情感的力量。叶葆菁
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
窥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记忆，
也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自己
的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这
位老建筑师的文学实践启示我们：
真正的传世之作，既要像铜陵长江大
桥般扎根现实土壤，又要如江南烟雨
中的古镇飞檐，在时光中勾勒出文明
的天际线。

□余徐刚

岁月长河中的诗意栖居
——评叶葆菁先生《往日时光》

铜陵五松山
太白书堂，自古
以来便是文人雅
士心中的圣地，
承载着无数墨客
对诗仙李白的敬
仰与追思。历经

千年风雨沧桑，这座书堂是否依旧屹
立？若存，它又位于何方？通过大量史
料的翻阅与千年历史变革的追溯，我终
得以理清太白书堂的盛衰历程，并探寻
到其遗址的所在。

史志上有明确记载

据《大清一统志》载：“李白书堂，在
五松山。李白来游，乐其山水之胜，建
堂读书于地。”明朝嘉靖四十二年，也就
是1563年编修的《嘉靖铜陵县志》也有
这样的记载：“五松山，在县南四里，山
旧有松，一本五枝，苍鳞老干，黛色参
天，故名。唐‘至德’年间，李白筑室于
上，为五松书院，有题咏。”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
夏季，李白只身一人第二次来到铜陵，
这次来，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五松
山住了下来。所谓“筑室”，说白了就是
盖房子居住。756年唐肃宗（李亨）继
位，改年号为“至德”，时间上基本吻合，
也印证了县志记载内容的可信度。也
就是从755年到756、757年期间，李白
在铜陵五松山盖了房子。

那么李白在五松山盖了房子（此房
子即被后世称为“太白书堂”的前身）干
什么呢？明正统元年（1436年）任铜陵
县教谕的王贯在《铜陵四咏》诗中用美
妙的诗句这样描述：“谪仙曾此究遗经，
遂使松山擅美名。乔木尝青含秀气，飞
流不断带书声。”

王贯的诗句非常形象生动地告诉
我们，李白曾在五松山书堂读书学习，
研究儒家经典，不仅使五松山的美名
远扬，而且使一大批年轻学子增添了
书生秀气，连长长的瀑布流水都不
断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李白这种大
兴读书之风的实际行动，不仅为铜
陵读书人做出了榜样，而且影响了
后来历代的文人学士，并且使“五松山
太白书堂”声名远扬，成为名人雅士追
寻之地。

历代名人名流赋诗凭吊

“铜陵为池名邑，襟江带淮，山水奇
丽，畴昔名贤，穷幽览胜，冠盖相望。自
唐翰林李太白读书于五松山，文采灿
然，闻其风者，莫不兴起，涵泓演迤。”
（清《乾隆铜陵县志》卷之十四·“艺文
上”载元教谕徐观《尊贤堂记》所记）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宋代大
诗人苏轼、黄庭坚追寻诗仙足迹，游历
五松山，还在“太白书堂”边建亭，游憩
酬唱，是为“苏黄吟诗亭”。苏轼《题陈
公园》诗云：“要是谪仙回舞袖，千年翠
拂五松山。”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
宋代名宦李纲（尚书右丞、抗金名将）路
过铜陵，登五松山，写有《游五松山观李
太白祠堂》诗曰：“薄游五松山，获见谪
仙像。谪仙当此时，逸气隘天壤。脱身
来江东，缥缈青霞赏。作诗几千篇，醉
笔笼万象。”

李纲还发出“迄今有遗祠，识者共
瞻仰”的感慨，也明确告诉我们：铜陵
李白祠堂建在五松山，最迟不会迟于
北宋。宋代皇祐年间中进士第一的
郑獬作《五松山》诗，题注写道“李白
尝游此，今有宝云寺。”诗中云：“天上
仙人谪世间，醉中偏爱五松山。”南宋
进士戴昺嘉熙四年（1240年）作《五松
山太白祠堂》自注“太白读书之地诗
有 要 回 长 袖 舞 拂 尽 五 松 山 即 此 山
也。”诗云：“檥舟来访宝云寺，快上山
头寻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间老
屋战西风。”

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曾任铜陵
县令的林桷作《题太白五松书堂》诗云：

“翰林最爱五松山，长说千年未拟还。”南
宋进士阜民也作《题太白五松书堂》诗云：

“千年舞袖云崖冷，几度桃花春水深。犹
有门前旧题句，松风万壑老龙吟。”

此外，元、明、清历代墨客名流也
纷纷慕名而来，拜谒太白书堂，赋诗
抒怀。据统计，在明嘉靖《铜陵县
志》《铜都历代诗词集注》、清乾隆
《铜陵县志》《南陵县志》等史书中，
共收录了40多首关于五松山的名人
诗词。这些诗词中，文人们对太白书
堂的称谓虽有所不同，但自南宋起，
大多数文人墨客还是称其为“五松山
太白书堂”，认为这一称谓更为符合
历史实际。

太白书堂的历史沿革

在漫长的千年历史长河中，受环
境、条件、气候、战乱等因素的制约，“五
松山太白书堂”屡建屡毁，命运多舛。

据乾隆《铜陵县志》记载：“唐天宝
年间，李白因留恋五松山风景之胜，在
此建‘太白书堂’，后圮。”虽然唐代所建
的“太白书堂”不复存在了，但未能阻止
历代文人墨客崇拜李白、景仰李白的脚
步。北宋在太白书堂遗址处将低矮的

“五松书屋”改建，易名为“李太白祠
堂”，绘太白像于中祀之（李纲诗中有描
写）。到南宋因抗金，兵乱失修，“一间
老屋战西风”，旧屋断毁。元朝至元年
间，铜陵邑尹（知县）方浚于遗址处重修
太白祠，绘太白像，元末又遭遇战乱损
毁。明弘治三年（1490年），铜陵县乡
贤袁思琼捐资再建，改称“李白祠”。
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董应扬
任铜陵教谕，游历五松山，见太白祠凌
乱不堪，在他写的《五松胜游》诗中有感
而发“胜地有灵垂不朽，遗祠何事邈难
留。”梳理这些史志上记载，让我们搞清
楚了历代这些建筑始终没有离开五松
山李白筑室读书的遗址，只是在原址上
建了毁，毁了再建。

那么到了清代，对于明代所建已经
破旧不堪的“太白书堂”是否有所重建
重修？为此我们翻阅了好几本清代县
志，终于在《乾隆铜陵县志》上找到了这
样的记录：“居岁余，铜之两生章廷钎，
廷锷至，恂恂纯谨，文章卓然可观……
久之，乃合呈其尊人云逵，承先世之志，
独力捐建五松书院，积屋之数若干……
噫！何其慷慨而好义也。”（清《乾隆铜
陵县志》卷之十四“艺文上”载翰林喻炜
《五松书院记》所记）

清代明经（明清对贡生的敬称）汤
韶美游历铜陵时作了一首《太白祠怀
古》，也佐证了章氏兄弟兴建铜陵五松
书院的义举。诗中写道：“千古人豪作
酒仙，徜徉逆旅鹏高骞。敬亭云去鸟飞
尽，松风醉吾呼青莲。”诗中的注释说
道，“敬亭”即铜陵章氏兄弟修建太白祠
后给取的另一名称。乾隆五年（1740
年）,章氏兄弟的捐建终于落成，并定名
为“五松书院”。

遗址的探寻与发现

关于清乾隆五年后的五松山太白
书堂修建情况，史料中鲜有记载。为了

探寻其遗址的所在，我于2023年4月
采访了曾负责铜陵市天井湖公园创建
工程的老主任黄毅。

黄毅主任时年84岁，但身体健康、
思路清晰。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天井湖
公园创建初期的情况。上世纪70年
代，为了修建天井湖公园，黄毅主任找
到了五松村村部。在村部，他看到了一
张新中国成立前（1947年）的《安徽省
地图》。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五松村村部
所在地（即现在天井湖公园儿童乐园东
面的“爱乐轩”历史建筑）就是五松山的
中心位置。

当时因公园建设需要，五松村村
部需要迁移。村主任对此依依不舍，
因为村部是解放后利用原清朝太白祠
改造的，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经过动
员后，村部最终得以搬迁。随后，天井
湖公园建设指挥部决定在原五松村村
部（即清代太白祠遗址）的基础上进行
改扩建，打造一个以纪念李白为目的
的园中园。

为了确保工程的准确性，指挥部还
请来了建筑专家对原五松村村部建筑
进行察看。专家认为，这栋建筑是典型
的清代歇山式书院建筑，具有透雕木刻
门窗和结合沥粉、扫青绿等手法的壁画
装饰，充分体现了清代建筑的特点和风
格。结合时间、地点等因素，可以认定
这栋建筑就是乾隆五年章氏兄弟所捐
建的五松书院。

为了增强园中园的文化氛围，指
挥部还特地邀请了国内几位雕塑专
家审核，并在园中竖立了白色大理石
的李白塑像。这尊塑像至今仍完好
地矗立在园中，见证了李白与五松山
的深厚渊源。此外，园中还保留了

“苏黄吟诗亭”以及民间传说的“李白
晒靴石”“李白背倚石”等景观，共同
构成了对李白及其五松山书堂的美
好追忆。

经过千年的风雨沧桑，五松山太白
书堂虽屡建屡毁，但其文化精神却历久
弥新。在铜陵市天井湖公园的“爱乐
轩”中，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历史书堂的
遗韵。它不仅是李白留给铜陵人民的
宝贵文化遗产，更是激励后人不断追求
文化进步的精神灯塔。让我们共同珍
惜这份历史遗产，让它在新时代继续发
光发热。

□仇永基

飞流不断带书声
——寻找铜陵太白书堂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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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俗中的人，面对纷纭的
世事，都会有自己的态度，或褒或
贬，或喜或憎，或亲或疏。然而，世
事是发展变化的，人的态度也会变
化，这是正常的。但一个人对同一
人与事的看法与评价，在短时间内
应是统一的，不会发生截然两样的
变化。可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偏多有朝秦暮楚、今是昨非的人和
事，此可谓态度的变脸。

且谈个古人的例子吧。这是一
则唐人笔记，来自李肇的《唐国史
补》。说有一个叫裴佶的人，其姑
父在朝中做官，声望一直比较好。
有一次裴佶去看他姑母，正逢姑父
退朝回府，见姑父深深叹息一声：

“崔昭算个什么东西，大家都称赞
他，这一定是他到处行贿之故。这
样下去，天下怎能不乱？”说曹操曹
操到，话音刚落，门人报寿州使君
崔昭拜见。只见姑父怒斥门人，还
嚷嚷着要鞭打他，过了很久时间，
才勉强出来接见。见面不一会儿，
急 命 上 茶 ，备 酒 席 。 姑 母 甚 觉 奇
怪，说：“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姑父
回到内室，面带许多喜色，从怀里
掏 出 一 纸 ，原 来 崔 昭 赠 官 绸 一 千
匹。此官对人的态度岂在朝夕，片
刻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令其太太也
大感意外和不解。何也？无他，立
场决定态度。立场何谓也？人们
会说是信仰和价值观，但对多数普
通人而言，立场其实就是利益，利
益决定态度。裴佶姑父之前后态
度，看似表现两样，其实内里则一，
只在有利无利。

人的态度是很表面的东西，核
心的东西是内心持有的价值观，有
人以公平正义等精神的东西为价
值，有人以个人或团伙的地位和物
质利益等实用的东西为价值。由此
为分野，而体现人格之高下。有的
人一生的价值观从无变化，就是利

己主义的价值观，一切以自己的切
身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的人一生
对事对人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以贯
之、从无变化的，或者说是万变不离
其宗。在世俗的社会里，利己主义
是 常 人 的 信 条 ，我 们 不 必 厚 责 于
人。但作为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公
益行业从业人员、负有特殊使命的
人，是不能以常人自视的。今天，我
们的公务人员更不等同于封建官
吏，秉持宗旨、公而忘私应是公务人
员的职业操守。如今各类被查处的
腐败官员，常常违背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在会议桌上是一副面孔，在酒
桌上又是另一副面孔。

为官理政不能有私人立场，处
理公事不可有个人态度，个人利益
必须置之脑后，公众权益时时放在
心中，多行仁政于公堂，莫索财贿于
暗室，只要立场从内公正，则态度自
外泰然，自不会成为如裴佶姑父那
样的“两面人”，而遗恶声于历史。
立 场 公 ，则 态 度 正 ；价 值 偏 ，则 行
为堕。由态度与行为在不同场合
的 外 在 变 化 ，可 以 看 出 一 个 人 的
肚 肠 的 。 审 察 一 位 官 员 德 绩 如
何 ，思 想 立 场 怎 样 ，如 其 态 度 多
变、不能如一，此一时彼一时，就可
大概知其端倪。

我们批评一个人时，常说的一
句话就是：“你这是什么态度？！”领
导要求属下纠正错误时，也说：“你
要改变你的态度。”我们在官员管理
中，对于犯错误的官员，不能因一时
态度好了，就以为问题解决了。其
实，这还是没有追究到根子上，态度
是可以伪装的，可以人前人后不同
的，态度背后的思想根源才需要时
常问一问，究一究的，这也是我们党
时常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的原因，而且这种学习教育一直是
持续进行的。一个官员，只有心正
了，他的态度就不会多变，对正确的
事是一张春天般的笑脸，对错误的
事则是包公的漆黑的黑脸，然而内
里的颜色原是一样的，统一的，不曾
变的。

□吕达余

态度的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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